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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中现代生物遗迹组成与分布特征

王媛媛，王晓波，勾松林

河南理工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河南焦作 454003

摘 要 【目的】生物对其生活环境的反应极其灵敏，其营造的遗迹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沉积环境特征。生物沉积结构是了解现代海岸沉积环境中的生态学及沉积过程的有力工具。

【方法】通过野外观察取样和三维重构等方法对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中现代生物遗迹的组成和分布特征进

行了研究。【结果】取得了以下重要认识：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生物分布差异较大，生物遗迹主要分

布在潮间带。潮上带主要有海蟑螂和弧边招潮蟹，营造的遗迹主要有弧边招潮蟹的层面进食迹、排泄迹、

足辙迹和层内 I形居住潜穴。潮间带泥坪环境中的生物遗迹主要有弧边招潮蟹的层面进食迹、排泄迹、足

辙迹和层内 I形居住潜穴；弹涂鱼层面爬行迹和层内 Y形、U形、I形居住潜穴；无齿东方相手蟹层面足

辙迹和层内 I形、Y形居住潜穴。潮间带混合坪环境中的生物遗迹主要有双齿围沙蚕层面排泄迹和层内 I

形、U形、Y形居住潜穴；海蟑螂层内 Y形、U形、I形居住潜穴；幡条蜑螺和黄口蜑螺的爬行迹。潮间

带沙坪环境中的生物遗迹主要有中华沙蟹层面进食迹、排泄迹和层内 I形居住迹。潮下带环境不便观察。

【结论】现代珠江三角洲潮间带生物遗迹的研究工作不仅对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的现代沉积学资料进行了

补充，对古遗迹学和古环境重构也提供了现代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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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沉积作用是物理、化学以及生物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1-2]。新遗迹学研究通过观察

现代生物的造迹活动了解其活动规律、遗迹特点和分布特征等[1-5]，为潜穴和它们的生产者

以及它们的生活环境条件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6]。通过对现代生物遗迹的详细研究，可

以更好地了解现代和古代沉积中潜穴形态与生物行为之间的关系[7]，对古环境、古生态、

古土壤的解释有一定的启发性[7-13]。

潮坪作为海陆过渡的重要地带，其复杂多变的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遗迹。之前

对潮坪环境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物理沉积特征，如粒度分析[14]、潮汐动力[15]、沉积韵律[16]、

层理特征[17]等。随着新遗迹学迅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潮坪环境中的现代生物遗迹也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王媛媛团队使用高精度的三维重构技术和先进的分析手段讨论了黄河

三角洲潮坪环境中生物遗迹与物理、化学条件之间的响应关系[1,3,6,18]。David et al.[19]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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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弗雷泽河三角洲边界湾潮坪生物遗迹的分布以及不同亚环境中独特的生物沉积结构

[19-20]。Lee et al.[21]利用树脂浇注法等，研究了韩国西海岸泥滩主要底栖动物遗迹的形态和

沉积构造。然而，潮坪中潮汐沉积物特有的生物扰动遗迹学模式仍尚未被系统提出。只有

少数学者尝试建立潮汐环境的遗迹学模式[22-23]，认为潮汐遗迹模式类似于半咸水环境的遗

迹模式即 Cruziana遗迹相模式和 Skolithos遗迹相模式或者是 Cruziana-Skolithos混合相模式，

并在中生代和新生代的现代和古代环境中已经得到了很好地验证[24-26]。但是少有专门针对

潮汐沉积过程中造迹生物的造迹行为方面的研究，比如潮汐能量变换期间，造迹生物对潜

穴的重建，或者在变化的潮汐底质中的机会主义殖居行为等[27-29]。因此，研究潮坪环境中

现代生物遗迹对潮汐—遗迹学模型的建立和沉积环境解释有着重要意义[28-31]。

本次研究对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中现代生物的种类及其行为习性和生物营造的遗迹进

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介绍了不同微环境中现代生物遗迹的组成和分布。补充了现代潮坪沉

积环境中的生物学信息，以期对古潮坪沉积环境及潮坪遗迹相进行类比提供现代沉积资料。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海岸潮坪环境（图 1）。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第二大河流三角洲

[32]，由东江、西江和北江等多条河流在珠江河口湾内堆积而成[33-35]，区域内水文受到珠江

径流和南海海潮相互作用的影响[32]。

东江、西江和北江是珠江三角洲的三条主要支流 [36-37]，三条河流占珠江总流量的

89.6%，西江年径流量占珠江总流量的 70.8%[38]。珠江年径流量约为 3360×108m3，高流量

期（4—9月）径流量通常占年径流量的 80%[38]。三角洲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1 ℃~23 ℃，年平均降水量 1600~2600 mm[36-37,39]，4月至 9月的雨季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80%[32]。南海北部陆架以不规则的半日潮为主，潮差为 2~4 m[36]。在总泥沙排放中，20%

沉积在三角洲本身，80%进入海洋，从而导致珠江口地区以每年 40 m的速度向海延伸[40]。

本次研究选取珠江三角洲沿岸地区的潮坪环境，潮上带和潮间带生物扰动明显，造迹

生物的种类及其遗迹丰富，为主要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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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a）研究区位置（中国地图源自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http://bzdt.ch.mnr.gov.cn/index.html）；（b）研究区区位图（Google Earth Pro）；

（c）珠江三角洲（Google Earth Pro）

Fig.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a)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http://bzdt.ch.mnr.gov.cn/index.html from standard map service system of China; (b) study area bitmap

(Google Earth Pro); (c) Pearl River Delta (Google Earth Pro)

2 研究方法

2.1 四大口门潮坪采样点的选取与观测

野外踏勘时共在崖门、虎跳门、鸡啼门和磨刀门四大口门水道及其周围海岸的潮坪选

取采样点 41个。使用 GPS确定点位的经纬度坐标，并在 Google Earth Pro进行标记后绘制

如图（图 2）。对各个点位的造迹生物及其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同时使用以聚氯

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的 PVC管（直径为 7.5 cm，高度为 15 cm）在部分点位对形态保存完

好且有代表性的生物潜穴进行取心。对取心后的 PVC管，用防水胶带密封其上下口，以防

止泥土和水体渗漏。在人为运输至进行扫描的过程中，要把 PVC管固定好，始终确保 PV

C管处于潜穴口朝上的直立稳定状态，尽可能避免其内部遗迹原有形态发生变形。

2.2 岩心样品的 CT扫描及相关参数

使用纳米 X射线数字岩心分析系统对采取的岩心样品进行扫描，通过处理扫描取得的

切片数据还原生物营造的层内潜穴形态。扫描仪器参数如下：型号是 Nanotom S，电压是 1

80 kv，功率是 15 w，细节检测能力高达 200 nm。CT扫描实验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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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大口门潮坪采样点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map of sampling points in tidal flats of the four major estuaries

2.3 CT图像数据的三维重构及处理过程

三维重构即对 CT扫描获取的 CT图像数据（体数据）进行三维可视化处理，包括体数

据三维渲染、灰度值分割、定向数字虚拟切面、动画制作和图片的保存等。处理过程中使

用到 ImageJ和 VG Studio Max 3.0两款软件。三维重构过程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地质

研究所 X射线断层扫描实验室完成。

具体处理方式如下：（1）将扫描获取的切片图导入至 ImageJ，观察生物潜穴是否清晰

可见，将效果好的孔隙通过 ImageJ进行提取，效果不好的进行降位（图片的位深度由 16 b

it降至 8 bit）。（2）将在 ImageJ中处理过的图片导入 VG Studio 3.0中再次处理，最后对制

作完成的生物潜穴进行渲染和动画的制作，将图片和视频保存。

3 生物遗迹特征

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现代生物遗迹主要集中在潮上带和潮间带，潮间带生物遗迹分异

度和丰度最高。潮上带采样点较少，只有采样点 1和采样点 14-15。潮间带根据其不同的沉

积底质划分为泥坪（采样点 1-2，6，8，13，21-22，27，29-33，36-38，40-41）、混合坪

（3-5，7，10-11，17，23-26，28，34，39）和沙坪（9，12，14-16，18-20，35）。

3.1 潮上带生物遗迹

潮上带处于平均高潮线以上，只有在台风和风暴等恶劣天气影响下的特大高潮才会被

淹没。该区域的沉积底质较潮间带和潮下带偏硬，主要造迹生物包括海蟑螂和弧边招潮蟹

等。弧边招潮蟹在潮上带营造的潜穴形态单一，有点坑状的足辙迹等，与潮间带的泥坪和

混合坪中的部分弧边招潮蟹的遗迹类似，和潮间带生物遗迹统一描述。

3.2 潮间带生物遗迹

预
    

  出
    

  版



王媛媛等：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中现代生物遗迹组成与分布特征

潮间带处于平均高潮线和平均低潮线之间，涨潮时被海水覆盖，退潮时裸露。该区域

的沉积底质一般较为松软，可分为泥坪、混合坪和沙坪。潮间带生物种类丰富，弧边招潮

蟹、纠结招潮蟹和清白招潮蟹等招潮蟹属的蟹类居多，招潮蟹属的螃蟹在研究区内营造的

遗迹类似，此处仅以弧边招潮蟹为例进行描述。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类的螃蟹和双齿

围沙蚕、弹涂鱼、螺类以及鸟类等。

3.2.1 泥坪生物遗迹

1）弧边招潮蟹 Uca arcuata营造的遗迹

弧边招潮蟹 Uca arcuata为沙蟹科招潮蟹属，主要分布在潮上带以及潮间带的泥坪和混

合坪。泥坪和混合坪环境中数量最多，生物遗迹也更丰富。弧边招潮蟹营造的遗迹主要为

层面的进食迹、排泄迹、足辙迹和层内的居住潜穴。弧边招潮蟹的活动跟随潮水涨落的规

律，涨潮时在潜穴内休息，退潮时在潮坪上活动和取食。弧边招潮蟹以沉积物中的有机物

为食，并将不能利用的残渣置于地面形成排泄迹（图 3a），其在潮坪上活动时常留下点坑

状的足辙迹（图 3b，c）。弧边招潮蟹的潜穴形态复杂多样，层内潜穴与层面垂直或斜交，

层面的潜穴口呈近圆形（图 3c），还发现有土丘状（图 3d）和烟囱状（图 3e）的潜穴口。

土丘状和烟囱状的潜穴口可能是雌蟹用来保护自己或雄蟹用于求偶。通过观察 CT扫描和

三维重构，恢复了弧边招潮蟹的层内 3D潜穴形态，其形态为简单的 I形和弧形（图 3f）。

2）弹涂鱼 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营造的遗迹

弹涂鱼 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为虾虎鱼科弹涂鱼属，主要分布在潮间带的泥坪环

境，在混合坪和沙坪中也有发现，未在沙坪中营造潜穴。弹涂鱼营造的遗迹主要是爬行迹

和居住迹。弹涂鱼营底栖生活，潜穴常建在底质为淤泥或泥沙的滩涂上，退潮时会外出运

动觅食，其中有其营造的丰富遗迹。弹涂鱼能在滩涂中运动归功于其发达的胸鳍，胸鳍前

后自如运动，拖动身体向前。运动过程中，弹涂鱼胸鳍的压痕留下明显的纹理（图 4a），

身体拖动时会留下犁沟状的拖痕，犁沟两侧是对称的胸鳍压痕（图 4b）。不同沉积底质中

爬行迹保存也有区别，爬行迹在泥质沉积物表面比在砂质沉积物表面更清晰，也更容易保

存（图 4b，c）。弹涂鱼潜穴是其觅食、居住和产卵的场所，受到惊吓时会迅速逃回潜穴[41]。

潜穴一般有一至两个开口，双开口的能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潜穴口通常有爬行迹（图 4

c），部分潜穴口会有隆起（图 4d）。弹涂鱼双开口的层内潜穴一般为 Y形（图 4e）或 U形，

单开口的为 I形，穴口与层面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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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弧边招潮蟹营造的遗迹

Fig.3 Trace produced by Uca arcuata

3）无齿东方相手蟹 Orisarma dehaani营造的遗迹

无齿东方相手蟹 Orisarma dehaani为方蟹总科相手蟹属，主要分布在口门附近潮间带

的泥坪环境，盐度较低，靠海沿岸地区的潮坪中没有发现其生活的痕迹。无齿东方相手蟹

营造的遗迹主要为足辙迹和居住迹。无齿东方相手蟹幼蟹常在较为松软的泥质中掘穴和觅

食（图 5a），成蟹的潜穴筑在较为坚硬的粉砂质底质中（图 5b）或隐藏于石块间（图 4c）。

无齿东方相手蟹的潜穴呈近圆形，部分潜穴有围墙状的轻微隆起（图 5d）或泥浆散落在穴

口附近。穴口倾斜于层面，附近有凌乱的足辙迹（图 5e）。无齿东方相手蟹营造的层内潜

穴多样，常见的有垂直或稍倾斜于层面的 I形态以及有两个穴口的 Y形潜穴（图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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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弹涂鱼营造的遗迹

Fig.4 Trace produced by 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

图 5 无齿东方相手蟹营造的遗迹

Fig.5 Trace produced by Chiromantes deha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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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混合坪生物遗迹

1）双齿围沙蚕 Perinereis aibuhitensis营造的遗迹

双齿围沙蚕 Perinereis aibuhitensis为沙蚕科围沙蚕属，主要分布在潮间带的混合坪环

境，在泥坪环境中也有发现。双齿围沙蚕幼虫以浮游生物为食，成虫以腐殖质为食。双齿

围沙蚕营造的遗迹主要为居住迹和排泄迹，未发现其在层面营造的痕迹。沙蚕潜穴口一般

为近圆形，直径 2 mm左右。沙蚕会摄取层面上的藻类和有机质，在层面游走时会排出细

条状的排泄物（图 6a），分布于潜穴周围。通过观察岩心剖面（图 6b，c）以及 CT扫描和

三维重构获得的沙蚕层内潜穴三维形态（图 6d），可以看出沙蚕层内潜穴十分复杂，形态

主要为 I形、U形和 Y形。有时可以观察到沙蚕和螃蟹共生现象，这是因为沙蚕在层内觅

食沉积物中的有机质时可能会误入螃蟹潜穴，沙蚕也是螃蟹等甲壳类动物的重要食物。

图 6 双齿围沙蚕营造的遗迹

Fig.6 Trace produced by Perinereis aibuhitensis

2）海蟑螂 Ligia oceanica营造的遗迹

海蟑螂 Ligia oceanica为海蟑螂科海蟑螂属，主要分布在潮间带的混合坪和潮上带环境。

海蟑螂一般成群活动，反应灵敏，爬行迅速，为杂食性，多以藻类为食。海蟑螂幼虫常在

潮间带的混合坪中营造潜穴生活，成虫一般生活在高潮间带或潮上带海浪浸湿不到的岩石

缝中。幼虫营造的居住潜穴多呈近圆形或椭圆形，潜穴十分密集（图 7a）。层内潜穴形态

十分多样，其潜穴剖面上有 Y形、U形和垂直于层面的 I形潜穴（图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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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海蟑螂、幡条蜑螺、黄口蜑螺营造的遗迹

Fig.7 Traces produced by Ligia oceanica, Vittina coromandeliana, Neritina pulligera

3）幡条蜑螺 Vittina coromandeliana营造的遗迹

幡条蜑螺 Vittina coromandeliana为蜑螺科饰纹蜑螺属，在潮间带泥坪和混合坪环境中

均有出现。幡条蜑螺喜食藻类，壳体呈水滴形，表面光滑。幡条蜑螺营造的遗迹主要为爬

行迹，其通常在沉积物表面和附近的礁石上缓慢爬行，形成不规则的爬行迹（图 7c）。

4）黄口蜑螺 Neritina pulligera营造的遗迹

黄口蜑螺 Neritina pulligera为蜑螺科游螺属，分布在潮间带混合坪环境。黄口蜑螺在

退潮后的层面上爬行，数量较少，营造的主要是爬行迹。混合坪中发现的黄口蜑螺壳体大

小在 1.5 cm左右，移动时在层面形成连续的爬行迹。爬行迹宽约 1 cm，长度不定，爬行迹

有断断续续的弧状纹理（图 7d）。

3.2.3 沙坪生物遗迹

中华沙蟹 Ocypode cordimand为沙蟹科沙蟹属，分布在潮间带沙坪环境。中华沙蟹营造

的遗迹主要为进食迹、排泄迹和居住迹。中华沙蟹主要以腐殖质和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为食，

其通常在洞穴周围觅食，将沉积物中无用的部分过滤后放置在层面上（图 8a）。沙蟹堆积

的拟粪球粒无规则地分布在其洞穴周围，呈星射状（图 8a）、鸟尾状（图 8b）和扇形（图

8c）等，但通常会留一条逃跑路线。沙蟹常成群出现对大片沙滩进行改造（图 8d），场面

极其壮观。沙蟹的潜穴多筑在平坦的沙滩上，呈近圆形，直径较小，介于 5~15 mm，其层

内潜穴多为垂直于平面的 I形（图 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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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华沙蟹营造的遗迹

Fig.8 Trace produced by Ocypode cordimand

3.3 潮下带生物遗迹

潮下带位于平均低潮线以下，受潮汐和波浪的共同作用，水动力较强。该环境生物遗

迹较少且不便于观察，此处不做描述（图 9）。

图 9 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现代生物遗迹组成及分布模式图

Fig.9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mode of modern biological traces in the tidal flat environ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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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中发现了多种造迹生物和不同的生物遗迹组合，这是因为造迹

生物及其遗迹的分布与潮坪环境中的微环境密切相关。潮坪沉积物中丰富的资源可能会使

某些特征遗迹属占据优势地位。比如那些能够快速占据沉积物底层环境（例如 Planolites

和 Thalassinoides），或者从沉积物—水界面上获取资源的生物行为（例如 Skolithos、

Arenicolites和双壳类产生的 Cylindrichnus），使得这些遗迹最终得以保存于潮坪沉积物之中，

成为潮坪沉积的遗迹群落[42]。此外，在不同的沉积环境中，由于沉积物特征、营养物质来

源和水动力条件等存在差异，也会导致造迹生物及其遗迹在丰度和分异度上有所不同，可

分为以下两种遗迹组合模式：

潮上带为低能高潮区，正常潮汐作用下不能到达，故该区域常露出水面，沉积物粒度

较粗，底质含水量较低，食物稀缺，生物遗迹种类和数量较少。潮上带的生物遗迹组合主

要为海蟑螂 Ligia oceanica的 Y形、U形和垂直于层面的 I形居住潜穴以及少量的弧边招潮

蟹 Uca arcuata的居住潜穴。前者的潜穴丰度较高，并且常出现在岩石缝中，这一区域的环

境较为干燥，且受到潮汐作用较小，能够为海蟑螂提供较为稳定的栖息地。弧边招潮蟹一

般属于潮间带生物，在潮上带发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潮间带在潮汐的作用下，能够提供一

定的水流速度和方向[43]，影响了弧边招潮蟹的迁移模式，增强了它们的扩散能力[44]，使其

在潮上带也有出现。

潮间带处于海洋与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沉积特征多样，沉积物含有泥质、砂质以及

泥砂混合质等多种类型。这使得潮间带能够为不同的生物提供多样化的栖息和觅食空间。

水动力相比潮上带较强，潮汐和波浪的动力又为造迹生物带来了充足的营养物质，有机物

含量相对较高[45]，造迹生物及其遗迹的丰度和分异度较高。在潮间带中的生物遗迹主要有

弧边招潮蟹 Uca arcuata的层面进食迹、排泄迹、足辙迹和层内 I形、弧形居住潜穴；弹涂

鱼 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层面爬行迹和层内 Y形、U形、I形居住潜穴；无齿东方相手

蟹 Orisarma dehaani 层面足辙迹和层内 I 形、Y 形居住潜穴；双齿围沙蚕 Perinereis

aibuhitensis层面排泄迹和层内 I形、U形、Y形居住潜穴；海蟑螂 Ligia oceanica层内 Y形、

U形、I形居住潜穴；幡条蜑螺 Vittina coromandeliana和黄口蜑螺 Neritina pulligera的爬行

迹；中华沙蟹 Ocypode cordimand层面进食迹、排泄迹和层内 I形居住迹。其中弹涂鱼和双

齿围沙蚕在潮间带的泥坪和混合坪都有发现，这是因为潮间带中的泥坪和混合坪都存在有

较为松软的泥质或砂质沉积底质，能够让弹涂鱼更好地建造潜穴，并且潮间带的泥质和砂

质底质中含有较为丰富的有机物碎屑和微生物，这些都是弹涂鱼所需要的营养来源[46]。双

齿围沙蚕偏好于在低潮区、中潮区和高潮区的环境中生存，有较强的适应能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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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珠江三角洲潮坪环境中现代生物遗迹在潮上带和潮间带分布居多，潮间带是主要的分

布环境。生物遗迹主要包括层面遗迹和层内遗迹，造迹生物有螃蟹、弹涂鱼、海蟑螂、沙

蚕和螺类，其中以螃蟹属为造迹生物的遗迹广为分布。层面遗迹主要包括进食迹、排泄迹、

足辙迹等；层内遗迹主要以居住潜穴为主，形态多样，包括 I形、U形和 Y形。

此外，研究区内的现代生物遗迹丰度和分异度受水动力特征、粒度特征、食物来源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潮间带食物来源最为丰富，且水动力条件适中，再加上波浪和潮汐共同

作用，为生物提供了多样的生存空间，因此该环境中生物遗迹丰度和分异度高于潮上带和

潮下带。由此可反映出生物对潮坪环境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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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odern Biological Traces

in the Tidal Flat Environment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ANGYuanYuan, WANG XiaoBo, GOU SongLin
Institut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Organisms are extremely responsive to the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live, and the traces

they create are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organisms and their enviro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traces

reflect the properties of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Biological sedimentary structures are a powerful tool in

understanding the ecology and depositional processes of modern coastal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Methods]

The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odern biological traces in the tidal flat environment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ere studied by field observations and 3D reconstruction. [Results] The key understanding obtained by the study

wa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organisms in the supratidal, intertidal and subtidal varies greatly, and the biological

trac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ntertidal zone. In the supratidal zone, mainly Ligia oceanica and Uca arcuata

are present. The main traces are Uca arcuata level feeding traces, excretion traces, trackways, and intra-layer I-

shaped dwelling burrows. Biological traces in the intertidal mud flat environment mainly include feeding,

excretion, trackways and I-shaped dwelling burrows of Uca arcuata, crawling traces and Y-, U- and I-shaped

dwelling burrows of 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 and trackways and I- and Y-shaped dwelling burrows of

Orisarma dehaani. Biological traces in the mixed intertidal flat environment mainly include excretion traces and

intra-layer I-, U-, and Y-shaped dwelling burrows of Perinereis aibuhitensis, Y-, U- and I-shaped dwelling burrows

of Ligia oceanica, and crawling traces of Vittina coromandeliana and Neritina pulligera. Biological traces in the

sandy intertidal environment include feeding and excretion traces of Ocypode cordimand and intra-layer I-shaped

dwelling traces. The subtidal environment was not accessible for observation and no biological traces were found.

[Conclusions] The study of modern intertidal biological trac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upplements modern

sedimentological data on tidal flat environme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provides moder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alaeoichnology and pala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biological traces; ichnology; tidal flat; Pearl River Delta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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